
        
            
                
            
        

    
《阴符经》——道家诸派共尊经典[田诚阳注]

 

《阴符经》 ，是与《老》 《庄》并列的道教圣典。全篇字数不多，言深旨远。经文

从天、地、物、人、我五个方面论述天人关系，尤为道教修炼所宗述，为丹学祖

经之一。下面逐句作注，以阐其真义。

题解：阴，隐含，内藏。符，符合。通过内在修炼，符合天之道也。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观，观察，体悟。执，按照，执行。

观察天道运行之规律，并按照天之运行修炼自身，一切修道的内容都可以包括了。

修道所追求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程度越深，修炼的层次也就

越高。故此明白了天人合一，也就等于明白了修道。这句话点出了全篇主题，是

全篇总纲。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贼，贼害，戕害。见，识别，发现。昌，精进，成功。

天上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喻指五行。五行生克制化，莫不戕害我身，使我堕

入其中，尝受生老病死之苦，不能自主。而我若能识其贼性，探得造化之根源，

使五行颠倒，造化逆行，自可反夺五行之造化，使“贼”化“昌” ，反而促使我

之功成。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反夺五行造化，在于一心之运用。此乃空空洞洞，不执不失之道心，非世俗顽恶

之人心。其所反夺之源在乎宇宙(天)，由于色身有限，宇宙无限，要从宇宙之中

施行反夺，才能获取无穷之造化。“天地坏时，这个不坏” 。大道之奥妙，早已揭

示无穷矣。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人能认清五贼，追根溯源，还归本来，求得宇宙总持之门，自然成为造化主人。

此时无穷宇宙，不过在我掌中，万物变化，亦好象生于自身也。这等气魄。除非

修道之士无人能之。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机，时机(此经重在“机”字，包括所有的道功、法、道妙。吾人修道，采药得

丹，全在火候，全在掌握时机)。立，遵循。

我未生前，不过元神混沌之体，谓之天性；既生我后，化为后天气质之性，谓之

人心。天性既可化为人心，吾人自可悟通此机，遵循天道，去掉人心，返归天性。

老子谓之“归根复命”，大道之根源在此。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

万化定基。

天发杀机，日月相蚀，陨星坠落。地发杀机，洪水地震，起于四野。人发杀机，

天翻地覆，灾异横起。要在人能合乎天道，天人齐发，则万种变化，可以定其基

矣，以上虽言杀机，但生杀互根，杀机即是生机。人能发杀机于天地，即是反夺

生机于自身。丹道谓之“大死再活”置之死地而后生，是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要在杀机中反夺生机，必须人天合发，即人性合乎天性。但人性有巧有拙，务使

伏巧为拙，使外拙而内巧，拙中藏巧，才合乎天性。

伏藏之道，在于九窍，即耳、目、口、鼻、脐、外肾、谷道。九窍皆邪妄出入之

门户，而关键更在于耳、目、口三者。精通于耳，气通于口，神通于目，动则外

漏，静则内藏，使动化为静，则三要化为三宝。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之，谓之圣人。

钻木取火，古人经验。但火性太炽，则木反为火伤。比喻人之心火过旺，必伤元

神。推之治国，其理亦同，国家出了奸臣，祸国殃民，动荡之时，必然崩溃。犹

人炼意不净，滋生妄念，定有伤丹之度。可见祸福生杀，太过不及，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识得其机，修之炼之，才是圣人。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

三才既安。

盗，逆取，反夺。宜，平衡，协调。

天生天杀，阴阳消长，乃顺行之自然。但天杀之机，即是反夺生气之机也，又为

逆行修道之枢要。天地从万物中反夺，万物从人中反夺，人从万物中反夺。三者

互相反夺，合平衡，才合乎生杀之道，成为自然。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

食，掌握，采取。动，发动。

欲求修炼，贵在能知生杀予夺之时机。按时采取，从天地万物中反夺生机，陶铸

自身筋骨，才能成为乾健之躯。乘机发动，借生杀变化之机，反夺造化，安定自

身。丹功每次提高阶段，都在掌握时机。

平常人只知后天思虑之神为神，不知先天不神之神，才是真神。大要修道，先使

后天识神归于先天不神，空空洞洞，虚灵不昧，才能时至神知，机动觉随，反夺

造化，调理百骸，得成修炼之动。

日月有数，小大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太阳东升西降，月亮晦朔弦望，皆有定数。小往则大来，大往则小来，阳大阴小，

与日月之出没相同。我能知往推来，食其时而动其机，采日精月华，夺天地正气，

自可完成修真成圣之功，神明由此而出。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

盗机即反夺之机也，反夺造化之功，皆无形象可言，若有形象，便落后天，故天

下无见之知之者。先有见知，便失真机。采炼之时，若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

之先天元炁，无形无象，不可得见，则可成丹。此时若动情识，迅即化为后天浊

质，可以见如，必有走漏之危，即使追回采炼，亦不能成丹。

此反夺之机，君子得之固然谨慎，倍受奉行，可以长生久视。小人得之轻视造化，

修功差驰，反促其寿也。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师，兵事。修道与用兵理同。

双目失明的人，视不外漏，专一于耳，所以听觉灵敏。两耳失聪的人，听不外漏，

专一于目，因而视觉灵敏。专心用于一处，便可得到用兵十倍的效力。反复昼夜

地不断用心，则可得到用兵万倍的效力。丹法与用兵相同，二者一理，运用之妙，

都在专一。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人生之初，心本虚空，渐为外物所扰，因而产生各种念想，损人心性，损尽则死。

修道下手，还虚第一，盖“魔由心生，境由心造” ，心若不虚，反而自惹魔障，

坏我功修。故须收心离境，聚性止念。其机在目，神生于心，发于二目，乃丹动

之枢机。内视、采药、烹炼、养胎及至出神等等，均以目力机。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天本空空洞洞，无识无知，毫无施恩之意，而其行四时，育万物，大恩遂生。迅

雷烈风受其驱使，不能自主。

至乐性余，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至乐的人，心胸坦荡，性有余闲。至静的人，心性收敛，廉而不失。修炼的人悟

到虚静之时，心忽开朗，舒适畅快，妙不可言，就是达到至乐至静的境界了。

天道驱风使雷，运行四时，看似至私，而作用于万物生化，却无偏无倚，一视同

仁，实为至公。犹天性降之于人，虽为个人所私，实际贤愚皆同，人人均有。天

性与太虚等量，大公无私，若至私而实至公也。

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禽，通“擒”，制服之意。

制服的诀窍在于炁，气聚则生，气散则死。生与死互为本根，生于何处，死于何

处，人由男女而生，亦因男女而死。恩害相生，亦同于生死。由人心返还天性，

为死处求生，是谓逆则成仙，即恩生于害；由天性降落人心，为生老病死，是谓

顺则生人，即害生于恩。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其

圣，我以不奇其圣。 愚人以天文地理为神圣，我以随机应变为原则。人以愚弄欺骗为神圣，我以不言

而信为神圣。人以惊世骇俗为神圣，我以和光同尘为神圣。这些都是修德之要，

无德便不能培道。

道教认为，道在我身上就是德；没有德也就失去了道。有人做功出魔，或功夫停

滞，就因为不注重修德的缘故。

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以坎水填入离火之中，使后天坎离复为先天乾坤，则人心灭亡，而天性复现，到

此筑基完成。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

自然之道，空空洞洞，无中生有，天地万物赖以生化。天地之间饱含着静，静极

生动，阴阳产生。阴极生阳，阳极必阴。如此相推，则天地万物生生化化，顺其

自然，不失其序也。

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违，违抗，改移。制，制订，采用。契，契合，规定。

圣人明白自然之道不可随意违抗，因而采用至静之法。只有静才能体悟天道，才

能识别五贼，才能天人合发，才能反夺造化。一切修为，都是从静中自然生出。

能静片刻，可以攒簇一年之气候，这是律历所不能规定的。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近乎象矣。

有奇异之器，才能产生万象。八卦甲子之中，藏有鬼神莫测之机。阴阳相胜的法

则，昭昭然可以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了。 简介

《阴符经》，全称《黄帝阴符经》或《轩辕黄帝阴符经》，也称《黄帝天机经》，

总共只有 300 多字，作者无法考证。据说《阴符经》是唐朝著名道士李筌在河南

省境内的洛阳嵩山少室虎口岩石壁中发现的，此后才传抄流行于世。根据李筌对

本经典的解释著作《黄帝阴符经疏》 ，可以把它的内容概括为两个部分：首先讲

述观察自然界及其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天性运行为自然规律，人心则顺

应自然规律；其次阐明了天、地、人生杀的变化情况，人的生杀之气的和收，应

与自然同步，才能把握好事物成功的机遇。然后，阐明人后天禀性巧拙的生成和

耳目口鼻的正确运用，主要效法自然五行相生原则，修炼自身。

正文

神 仙 抱 一 演 道 章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

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发，万

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

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之，谓之圣人。

富 国 安 民 演 法 章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

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 “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人知其神之神，

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小大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

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

强 兵 战 胜 演 术 章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

物，死于物，机在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余，

至静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气。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

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沉水入火，自取灭亡。自然之道静，故

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推而变化顺矣。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

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

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尽乎象矣。

阴符经注序

阴符经三百余字，其言深奥，其理精微，凿开混沌，剖析鸿蒙，演造化之秘，

阐性命之幽，为古今来修道第一部真经。唐陆龟蒙谓黄帝所著，宋陈渊谓黄帝受

於广成子，朱文公亦谓黄帝著，邵尧夫谓战国时书，程伊川又谓非商末即周末时

书。其说纷纷，各述所知，究无定见。以予论之，世皆传为黄帝阴符经，丹经子

书，俱谓阴符经系黄帝所作，考之文字，始於黄帝，兴于唐虞夏商，或者黄帝撰

作，口口相传，不记文字，后世成真仙侣，笔之於书，流传世间，亦未可定。就

其世传之说，丹经之载，谓黄帝著之，亦无不可，但此书沿讹已久，苦无善本，字句差错者极多，或借骊山老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术之说，紊乱圣道，

以盲引盲；更有借伊吕张果子房孔明注语欺世惑人者，似此鱼目混珠，指鹿为马，

大失真经妙旨。予于乾隆四十四年，岁次己亥，於南台深处，取诸家注本，校正

字句，细心斟酌，略释数语，述其大意，扫邪救正，以破狂言乱语之弊，高明者

自能辨之。

时大清嘉庆三年岁次戊午九月九日 栖云山 素朴散人悟元子 刘一明 叙於

自在窝中

阴符经注解跋

阴符经者，黄帝演道书也。而谈兵之家，视为天时孤虚旺相之理，人事进退

存亡之因，即缁黄之流，浅窥圣经，谬为注疏者亦不少，不几误璞为鼠，以青作

黄乎？我悟元老师，造性命之精，证天人之奥，体古圣觉世之婆心，思发其覆，

悯后学穷理而无门，详为之解，扫诸说之悖谬，诠阴符之肯綮，其中尽性至命之

学，有为无为之理，靡不详明且备，将数千年埋没之阴符，至今原旨毕露，而无

余蕴矣。经云：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仆则曰：圣经之精，圣道之微，尽

矣。

大清嘉庆三年岁次戊午九月九日 受业门人 王附青 云峰甫 沐手敬题 轩辕

黄帝著

洮阳门人 张阳全 校阅

悟元子 刘一明 注

后学 陶铸灵 重刊

阴者，暗也，默也，人莫能见，莫能知，而己独见独知之谓；符者，契也，

两而相合，彼此如一之谓；经者，径也，道也，常也，常行之道，经久不易之谓。

阴符经即神明暗运，默契造化之道。默契造化，则人与天合，一动一静，皆是天

机，人亦一天矣。上中下三篇，无非申明阴符经三字，会得阴符经三字，则三篇

大意可推而知矣。

上篇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性命之道，一天道也。天之道，阴阳之道耳。修道者能知天道之奥妙，而神

明默运，窃阴阳之气，夺造化之权，可以长生不死，可以无生无死，然其最要处，

则在能观能执耳。何谓观？格物致知之为观，极深研几之为观，心知神会之为观，

回光返照之为观，不隐不瞒之为观；何谓执？专心致志之为执，身体力行之为执，

愈久愈力之为执，无过不及之为执，始终如一之为执。观天道，无为之功，顿悟

也，所以了性；执天行，有为之学，渐修也，所以了命。能观能执，用阴阳之道

以脱阴阳，依世间法而出世间，性命俱了，心法两忘，超出天地，永劫长存，只

此二句，即是成仙成佛之天梯，为圣为贤之大道，外此者，皆是旁门曲径，邪说

淫辞，故曰尽矣。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五贼者，金木水火土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人即受此气

以生以长，但自阳极生阴，先天入於后天，五行不能和合，自相贼害，各一其性，

木以金为贼，金以火为贼，火以水为贼，水以土为贼，土以木为贼，是谓天之五

贼也。惟此五贼，百姓日用而不知，顺行其气，以故生而死，死而生，生死不已。

若有见之者，逆施造化，颠倒五行，金本克木，木反因之而成器；木本克土，土

反因之而生荣；土本克水，水反因之而不泛；水本克火，火反因之而不燥；火本

克金，金反因之而生明；克中有生，五贼转而为五宝，一气混然，还元返本，岂

不昌乎！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人秉五行之气而生身，身中即具五行之气。然心者身之主，身者心之室，五

贼在身，实在心也。但心有人心道心之分；人心用事，则五贼发而为喜怒哀乐欲

之五物；道心用事，则五贼变而为仁义礼智信之五德。若能观天而明五行之消息，

以道心为运用，一步一趋，尽出於天而不由人，宇宙虽大，如在手掌之中；万化

虽多，不出一身之内；攒五行而合四象，以了性命，可不难矣。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者，天赋之性，即真如之性，所谓真心，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而人得

以为人者是也；人心者，气质之性，即知识之性，所谓机心，见景生情，随风扬

波，而人因之有生有死者是也。天性者，天机，即是天道；人心者，人机，即是

人道。守天机者存，顺人机者亡。惟大圣人观天道，执天行，中立不倚，寂然不

动，感而遂通，修真性而化气性，守天道而定人心，不使有一毫客气杂於方寸之

内也。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

合发，万化定基。

杀机者，阴肃之气，所以伤物也；然无阴不能生阳，非杀无以卫生，故天之

杀机一发，则周而复始，而星宿移转，斗柄回寅；地之杀机一发，则剥极而复，

龙蛇起陆，静极又动；惟人也亦俱一天地也，亦有此阴阳也，若能效天法地，运

动杀机，则五行颠倒而地天交泰，何则？人心若与天心合，颠倒阴阳只片时。天

时人事合而一之，则万物变化之根基即於此而定矣。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者，即此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秉阴阳之气以成形，具良知良能以为性，性无不善，而气有清浊。秉气清

者为巧，秉气浊者为拙。性巧者多机谋，性拙者多贪痴。巧性拙性皆系气质之性，

人心主事，非本来之天性。修真之道，采先天，化后天，而一切巧拙之性，皆伏

藏而不用矣。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九窍者，人身上七窍，下二窍也；三要者，耳目口也。人身九窍皆受邪之处，

而九窍之中，惟耳目口三者为招邪之要口，耳听声则精摇，目视色则神驰，口多

言则气散，精气神一伤，则全身衰败，性命未有不丧者。人能收视，返听，希言，闭其要口，委志虚无，内念不出，外念不入，精气神三品大药凝结不散，九窍可

以动，可以静，动之静之，尽是天机，并无人机，更何有邪气之不消灭哉！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之，谓之圣人。

火喻邪心，木喻性，奸譬阴恶，国譬身。木本生火，火发而祸及木，则木克；

邪生於心，邪发而祸及心，则性乱；国中有奸，奸动而溃其国，则国亡；阴藏於

身，阴盛而败其身，则命倾；身心受累，性命随之，於此而知潜修密炼，观天道，

执天行，降伏身心，保全性命，不为后天五行所拘者，非圣人其谁与归？

中篇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天道阴阳而已，阳主生，阴主杀，未有阳而不阴，生而不杀之理。故春生夏

长秋敛冬藏，四时成序，周而复始，循环不已，亘古如是也。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天以始万物，地以生万物，然既生之，则又杀之，是天地即万物之盗耳；世

有万物，人即见景生情，恣情纵欲，耗散神气，幼而壮，壮而老，老而死，是万

物即人之盗耳；人为万物之灵，万物虽能盗人之气，而人食万物精华，借万物之

气生之长之，是人即万物之盗耳。大修行人，能夺万物之气为我用，又能因万物

盗我之气而盗之，并因天地盗万物之气而盗之，三盗归於一盗，杀中有生，三盗

皆得其宜矣。三盗既宜，人与天地合德，并行而不相悖，三才亦安矣。三才既安，

道气长存，万物不能屈，造化不能拘矣。然此盗之秘密，有一时之功，须要不先

不后，不将不迎，不可太过，不可不及，坎来则离受之，彼到而我待之，阳复以

阴接之，大要不失其时，不错其机，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

食其时者，趁时而吞服先天之气也；动其机者，随机而扭转生杀之柄也。食时则

后天之气化，百骸皆理，可以全形；动机则先天之气复，万化俱安，可以延年。

时也机也，难言也。要知此时即天时，此机即天机，苟非深明造化，洞达阴阳者，

乌能知之？噫！八月十五翫蟾辉，正是金精壮盛时，若到一阳才起处，便宜进火

莫延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所以神也。

古今学人，皆认昭昭灵灵之识神，以为本来之元神，故着空执相，千奇百怪，

到老无成，有死而已，殊不知此神为后天之神，而非先天之神，乃神而实不神者。

先天之神，非色非空，至无而含至有，至虚而含至实，乃不神之神，而实至神者。

奈何世人只知后天之神而神，甘入於轮回，不知先天不神之神，能保乎性命，无

怪乎万物盗我之气而罔觉也。

日月有数，小大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

能知。君子得之固穷，小人得之轻命。

人之所以能盗天地万物之气者，以其天地万物有定数焉；天地万物不能盗人

之气者，以其圣道无形无象焉。如日月虽高，而有度数可推，日则一年一周，天

有春夏秋冬之可见；月则三十日一周，天有盈虚朔望之可窥，大为阳，小为阴，阳极则生阴，阴极则生阳，大往小来，小往大来，阴阳循环，乃一定不易之道。

至人於此推阴阳造化之消息，用功於一时辰内，采鸿蒙未判之气，以为丹母，夺

天地亏盈之数，以为命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圣功於此而生，神明

於此而出，此功此明，其盗机也，虽天鬼神不可得而测度，而况於人乎！天下乌

得而见，乌得而知？如其能见能知，安能盗之？此其所以为圣，此其所以为神。

是道也，非忠臣孝子大贤大德之人不能知，非烈士丈夫俯视一切万有皆空者不能

行。果是真正修道君子，得意忘言，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不到了性了命之后，

不肯洩漏圭角，固穷而如无知者也。至於薄福小人，偶尝滋味，自满自足，又不

自重性命，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适以自造罪过，非徒无益，而又害

之矣。

下篇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返昼夜，用师万倍。

瞽者善於听，非善听也，以目无所见，而神藏於耳，故其听也聪；聋者善於

视，非善视也，以耳无所闻，而气运於目，故其视也明。即此二者以观，闭目而

耳聪，塞耳而目明，况伏先天之气，舍假修真，存诚去妄者，何患不能长生乎？

清静经曰：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惊其神；既惊其神，

即着万物；既着万物，即生贪求，即是烦恼，烦恼妄想，忧苦身心，便遭浊辱，

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妄想贪求，乃利之源也，人能绝此利之一源，

则万有皆空，诸虑俱息，胜於用师导引之功十倍，又能再三自返，存诚去妄，朝

乾夕惕，昼夜殷勤，十二时中，无有间断，渐归於至善无恶之地，胜於用师导引

之功万倍。盖师之功，能革其面，而不能革其心；能与人规矩，而不能使人巧；

绝利自返，正心地下功，戒慎恐惧於不睹不闻之处，师力焉得而及之？至圣云：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正此节妙谛。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心如主人，目如门户。本来真心，空空洞洞，无我无人无物，与太虚同体，

焉有生死，其有生死者，后天肉团之心耳。心不可见，因物而见，见物便见心，

无物心不现。是主人或生或死，物生之，物死之，其所以使物生死心者，皆由目

之开门揖盗耳。盖目有所见，心即受之，是心生死之机，实在目也。人能返观内

照，外物无由而受，生死从何而来？古人云：灭眦可以却老，此至言也。

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天至高而万物至卑，天与物相远，似乎无恩於物矣。殊不知无恩之中而实有

大恩生焉。天之气鼓而成雷，嘘而成风，迅雷震之而万物发生，烈风吹之而万物

荣旺。发生荣旺，万物皆蠢然无知，出於自然，此无恩而生大恩，天何心哉？故

至乐者，万物难屈，无拘无束，性常有余；至静者，万物难移，无贪无爱，性常

廉洁。乐者无心於余而自余，静者无心於廉而自廉，亦如天之无恩而有大恩。无

心之用，神矣哉！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气。

天之道行於无象，运於无形，为物不贰，其至私与。然其四时行而万物生，

其用又至公焉。推其奥妙，其一气流行，禽制万物乎？禽者，擒也，统摄之谓；制者，造作之谓；言统摄万物，制造万物，在乎一气也。一气上升，万物皆随之

生长，一气下降，万物皆随之敛藏，生长敛藏，总是一气擒制之，一本散而为万

殊，万殊归而为一本。私而公，公而私，非私非公，即私即公，一气流行，循环

无端，活活泼泼的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天道生物，即是一气。上下运用一气，上为阳，下为阴。阳者，生也，恩也；

阴者，死也，害也。然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是生以死为根，死以生为根也；

有恩必有害，有害必有恩，是恩在害生，害在恩生也。若人死里求生，则长生而

不死，人能害里寻恩，则有恩而无害，出此入彼，可不慎乎！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愚人不知生死恩害，是天地造化循环之秘密，直以天地文理为圣矣。我则谓

天文有象，地理有形，著之於外者，可见可知，未足为天地之圣。若夫时物之文

理，无象无形，乃神运之道，藏之於内者，不可见，不可知，正天地之所以为哲

也。盖物有时而生，有时而死。当生之时，时生之，不得不生；当死之时，时死

之，不得不死。生者，恩也，死者，害也，生而死，死而生，恩而害，害而恩，

生死恩害，皆时运之，亦无非天地神道运之。天地神道不可见，因物以见之，观

於物之生死有时，而天地神道之明哲可知矣。

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

性命之道，始於有作人难见，及至无为众始知。故古来修真上圣，当有作之

时，黜聪毁智，韬明养晦，斡天关，回斗柄，采药物於恍惚杳冥之乡，行火候於

无识无知之地，委志虚无，神明默运，虽天地鬼神，不可得而测度， 而况于人乎？

乃人不知其中奥妙，或以愚度圣人，彼岂知良贾深藏，若虚而实有，不愚之运用

乎？当无为之时，和光同尘，积功修德，极往知来，一叩百应，神通广大，智慧

无边，而人或以奇期圣人，彼岂知真常应物，而实非奇异之行藏也。圣人不愚，

亦如时物文理之哲，圣人不奇，亦如天地文理不圣。圣人也，所参天地之化育，

而德配天地者也。

沉水入火，自取灭亡。

人之悭贪恩爱，如水渊也；酒色财气，如火坑也。一切常人，不穷天地造化

之道，不究圣功性命之学，自暴自弃，以假为真，以苦为乐，沉於水渊而不知，

入於火坑而不晓，自取灭亡，将谁咎乎？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阳胜。阴阳推，而变化顺

矣。

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形无名，自然至静之道。然

静者动之基，静极而动，天地万物即於此而生焉。一生天地，而天地即得自然之

道以为道，故天地之道浸。浸者，浸润渐入之谓，亦自然之义。惟其浸润自然，

动不离静，静不离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故阴阳胜。动为阳，静为阴，动极

而静，静极而动，阴极生阳，阳极生阴，阴阳相推，四时成序，万物生成，或变

或化，无不顺之，造物者岂有心於其间哉？盖以自然之道无形，无形而能变化，是以变化无穷也。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爰有

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机鬼藏。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尽乎象矣。

圣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者也。惟与天地合德，故不违天地自然之道，因而裁

制变通，与天地同功用。何则？自然之道，非色非空，至无而含至有，至虚而含

至实，有无兼该，虚实并应者也。故以言其无，则虚空一气，无声无臭，其为道

也至静，静至於至，虽律历之气数，有所不能契。夫律历能契有形，不能契无形，

至静则无形矣，律历焉得而契之？[囟/比]陵师所谓有物先天地，无名本寂寥者是

也。以言其有，则造化不测，包罗一切，其为器也最奇，器至於奇，是谓神器。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故万象森罗，八卦相汤，甲子循环，神之伸机，鬼

之屈藏，无不尽在包容之中。[囟/比]陵师所谓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者是也。

静道者，无名天地之始；神器者，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谓无欲以观其妙者，即

观其始也；有欲以观其窍者，即观其母也。非有不能成无，非观窍难以观妙。观

妙之道，万有皆空，无作无为；观窍之道，阴阳变化，有修有证。圣人不违自然

之道，因而制之，观天道，执天行，从后天中返先天，在杀机中盗生机，颠倒五

行，逆施造化，以阴养阳，以阳化阴，阳健阴顺，阴阳混合，由观窍而至观妙，

由神器而入至静，由勉强而抵自然，有无一致，功力悉化，阴阳相胜之术，昭昭

乎进於色象之外矣。要知此术非寻常之术，乃窃阴阳、夺造化之术，乃转璇玑、

脱生死之术。昔黄帝修之，而乘龙上天；张葛许修之，而超凡入圣；以至拔宅者

八百，飞升者三千，无非由此道而成之。吁！阴符经三百余字，句句甘露，字字

珠玉，示性命不死之方，开万世修真之路，天机大露，后世丹经子书，虽譬喻千

般，无非申明阴阳相胜之术，有志者若见此经，诚心敬阅，求师一诀，倘能直下

承当，大悟大彻，勤而行之，以应八百之谶，有何不可？ 《黄帝阴符经释义》—任法融道长

 

《黄帝阴符经》之基本思想

《黄帝阴符经》的基本思想，是依天地自然的运行之道，法阴阳消长变化之

理，辨五行生克制化之机，作为修炼、治国、统军、御将的道、法、术。

《黄帝阴符经》虽篇幅短，文字少，但涉及层面广，条目多，内含天机，外

契人事。本经全文贯穿着“自然”之义。上、中、下三章含藏着道、法、术之三

种妙用，前后始终渗透着“阴符” 二字。前人将“阴”多以“暗”解，“符”作

以“合”解。 “暗合”是什么？是说天道的自然运行，日月往来、阴阳升降、消

息盈虚，必会自然形成寒暑交替、昼夜晦明、春夏秋冬、风云雷雨等现象。通过

这些现象的升迁变化，随之就自然产生相互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生养、相互感

应、相互克害、相互扶助、相互依赖的造化之机。故事物的成败兴衰、生死存亡、

吉凶祸福、天地与万物之间、万物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均在

暗处默契着相互偷夺、相互窃取、相互损耗的造化之机。本经将此“暗合”一义，

列举论述得很妙。首以“观天之道，执天之行”提醒人们，谨防天地之五气在暗

处偷夺人的命体，因为在暗处，故称“五贼”。 如人能悟察五气之妙用，反能偷

夺天地之五气。这样就定会昌盛与长生。故谓“见之者昌” 。贼即偷夺，偷夺是

暗动之举。经书中说的“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

三才既安。”这一段突出了一个“盗”字，“盗”即窃取之意。窃取是暗行之意。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 。意即：火藏木中，奸生国内，

然则火燃木自焚，奸兴国自破。木焚国破的前因，均在暗处。将此义涉及到修身

上，就是以“木”喻性，以“火”喻情，以“国”喻身，以“奸”喻欲。木火、

国奸之间又暗合着互为消解，互为损耗偷夺的紧密关系。情妄动必失本性，犹如

火燃必焚木。六欲逞狂必丧自体，相似奸佞横行，必乱国政。因此，抱道修真之

士，戒除诸妄念，一意真诚，精思固守，返情妄归于本性，方免“奸”、“火”之

盗，才能与道合真。经文“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不神”即是天道的自然运化

之机。天道的运行之机使人难以把握，故亦是“暗”意。再如下卷“禽之制在气”。

意即禽的飞翔，善于制服驾驭气的技艺仍是“暗”意。

本经将天地、万物、人三者之间，相互依辅、生扶、损耗、吸取、偷夺的互

生关系以“暗合”一义立论，这和《老子》对宇宙事物发展变化的崇“无为” 、

法“自然”的观点是一致的。如不了解《黄帝阴符经》 “五贼”和“盗机”的妙

用，对《老子》“无为”、法“自然”的用意亦不易理解。《老子》“无为”、 “自然”

的理论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积极的事先作备，待时而动，恃机而发，乘势

而作，顺应客观事物自然规律的发展变化，从而做到有所作为，达到自己理想的

目标。

柔弱谦和，是人的美德，时被人拥戴；恃强横暴，是人的不仁，常遭人厌弃。

本经将此义以“盗机”立论，而《老子》以“无为”、“自然”立论。综观事物的

相互转化，因在暗处，故本经命之“阴符”，而《老子》又说“微明”。

《黄帝阴符经》的唯一特点是尊重自然。本经论述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支使力量是“自然”。这里崇尚自然的观点例举论述 得很明显。在首章第一句提

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观察天的自然运行之道，在人类社会，应遵

而行之。这里说的“尽矣” ，就是说人类的修齐治平之道，如顺应天道而行，就

达到了顶点。除此之外，别无二法。第二章中说的“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

所以神也。”意即：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是敬仰的神灵有意支配。

这和老子所说的“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婵然而善谋，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的道理是相通的。本经最后说“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

以时物文理哲。 ”认为天地之理是天然造就的，而非圣人制定的。顺天时，察物

情，追本溯源，这才是唯一的至理。由此可见，本经是遵崇自然之道的。

 

（一） 神仙抱一演道章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 执：持也。

天道运行，阴阳造化，消息盈虚，日往月来，因之有昼夜寒暑、风云雷雨之

象者现，万事万物因之有生长、收藏、成败、兴衰、吉凶、祸福之形者着。故天

地有尊卑、上下之别；万物有荣辱、贤愚之分；阴阳有动、静之常，物有行、止

之规。阴阳动静不失常者，天道清明，地道遐昌，四时顺序，风调雨顺，物自然

安泰。人为万物之表率，人的动止默契天机，如不失规者，居必公正，柔弱仁慈，

和善谦让，则自然坎离交会，阴阳相合而相生，五脏六府自然调泰，百骸九窍自

然通畅，身躯健壮，性命永固，不求长生，自然长生。在国与天下者，若上下相

宜，必然国安民丰，天下太平。相反，如失规者，人心昏乱，放僻邪侈，横暴刚

戾，以致水火不济，阴阳不调，母子脱离，神气失守，万魔来攻，百病缠身，定

会短命夭寿。既此，欲理身、理家、理国，必观天无思无为自然的运行之道，阴

阳动静的自然之常，持法依令而行，万事之理皆毕于此，是为至筒至易，不劳心

力，最为完备，最为稳妥，尽善尽美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除此之

外，别无二法，故谓之“尽矣” 。 《周易·系辞·上传》中说：“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占，原始反终，故之死生之说。”《下传》中说： “古

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太平经

合校》卷十八至三十四中说： “故顺天地者，其治长久，顺四时者，其王日兴。

道无其辞，一阴一阳，为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乱，得其治者神且明，

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详思此意，与道合同。”由此可见，上古圣君明王，无不是

体天法道，遵自然之使令，效阴阳之动静，暗通神明的造化之德，以此作为法则

而修身、 治国。

天有五贼，见之者昌。

* 贼：损害，偷夺。

* 见：察觉，意识。 在天道运行、阴阳升降造化的过程中，无思无为，自然而然散发出生成万物

的五类物质元素。这五类物质元素，统称为“五行” 。五行有质有气。其质为金、

木、水、火、土。这五种质是造就各种物体的元质。其气为风、寒、暑、湿、燥，

这五种气是天地生化万物的元气。它的运化次序就是春、夏、秋、冬，再加上一

个长夏，即五季。如春为木，木能生火，故火者应于夏季，火能生土，土应于长

夏；土能生金，金应于秋；金能生水，水又应于冬季。这是五行根据五方运化为

五季的顺生之序。它的方位即东、西、南、北、中。由此五类元素生成的事物就

有青、赤、白、黑、黄五色，发出的声是宫、商、角、征、羽五音，其味为酸、

咸、苦、辣、甜。事物本身的变化过程则是生、长、化、收、藏。应之为人身，

则是心、肝、脾、肺、肾五脏，眼、耳、口、舌、鼻五官，形体为筋、骨、肉、

皮、脉，情志为怒、喜、思、悲、恐。在人伦规范则为仁、义、礼、智、信五常。

万物不知不觉，时时刻刻被此五类长生保养和偷夺耗损着命体。物物不同，事事

不等，轻重亦不一，故长生养护和偷夺耗损的程度也不一。只许顺从，不许违逆。

如逆为杀，是衰亡，也就是说，被此五类夺取耗损了生命。如天道逆就自然出现

兵饥、水旱、蝗疫之灾。如顺，就是生，是昌盛，也就是反被人偷夺吸取了此五

类的精气得以长生。因在暗处互为偷夺，故称“五贼” 。人能体察此五行顺逆的

生杀之机者，就能昌盛。故曰：“见之者昌”。

五贼在心，施行于天。

五行顺逆的生杀之机，小则在身内之心，大则布施于天地之间。善于用者，

则能盗天地之气，夺阴阳之造化，这样就能长生久视。不善于用者，反被夺去其

生命。如五色和五音、五谷、五味之类，善于用者，以适宜等量恬淡为上，如此

则能明目畅晴，调和心性，滋养肠胃，使人身形健壮，心情愉快。不善于用者，

以浓厚利欲为快，如此不但无益，反致目炫匿情，昏乱迷性，破肠伤胃，以致身

形枯竭，心情苦闷，不知不觉又被此五贼夺去自身的命体。故老子曰： “五色令

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

妨。 ”能觉悟体察五贼顺逆的是心，故谓“五贼在心” 。又如五行顺，则水能生木，

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土能生金，金能生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业兴盛。

如五行逆，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四时不节，说冬又是热，

说夏又是冷，水旱不均，阴阳不调，寒暑错乱，以致草木不生，万物枯败，瘟蝗

饥寒并起。此谓“施行于天”。

人类亦然，人与人之接，国与国之交，如仁、义、礼、智、信此五常失调（逆），

国必互侵，人民不安，社风不正，盗贼四起，以致天下不泰，上下不宁。如仁、

义、礼、智、信五常适宜（顺） ，必政通人和，官清民安，乡邻和睦，万民安乐。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

* 宇：四方上下，即空间。

* 宙：古往今来，即时间。

* 在乎手：自由掌握。

在大寰宇内，古往今来，盛衰交替，荣枯变迁，生死存亡，千变万化，总归

阴阳升降所定。既此：祸福自取，生死由我。将此意以八卦中坎、离二卦的纵向交互变化，试论生杀之理。“坎” “离”二卦在天则象征着日月，在地则象征着水

火，在气则象征着阴阳，在人则象征着男女，在身则象征着精气与心神。

“坎”（水）置上， “离” （火）在下，其象为 ，是为水火既济。“既济”即

达到目的成功之意。从卦的整体看，是将炎上的火性置之于下，流下的水性置之

于上。是水火相交相合之意。从奇偶爻位来看，是阴爻在偶的位置，阳爻在奇的

位置，说明阴阳奇偶均得正位，此意在人则象征着男女正当相亲相爱，不愿舍离，

其中有着无限生化的妙用。在人身象征着精气与心神和合相交，神气相守 ，母

子相依，如此“神依形生，精依气盈”，可使人身的寿命“不雕不残” ，犹如松柏，

永远长青。

离（火）之性，本轻浮易于炎上，再置之于上，坎（水）之性，原重浊易于

流下，再置之于下，其象则为 ，以致水火未 既， “未既”即不能达到目的，也

就是不成功的意思。从卦的整体看，火炎上，水流下，火水不交，阴阳两分。从

爻位上看，阴阳奇偶均不得正位，此意在人则神气失守，母子分离，阴阳不调，

百脉枯竭，以致疾病短命。

若要了达人身的坎（水）离（火）交会，神气相守，阴阳升降的妙用，乾坤

由自扭转，坎离任我抽添，故古人云：“若要了这阴阳理，天地都来一掌中” 。因

此说： “宇宙在乎手” 。阴阳的造化之机，我身俱备，常言道： “人身虽小，暗合

天地”。故曰：“万化生乎身”。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

人禀天地正气而生成，生成之后，人又是天地的一小化身。天地的空间为太

空，太空中一点不昧的虚灵，即天性。此性常清常静，无情无意，无思无为，但

它应变事物无有休停。

此性应之于人，即为人心，人心因有情有意，想思有虑，时时在动，故谓“人

心，机也”。

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道，是万物的主宰，故欲得人类社会的太平，人身自我身命的安宁，必须

返本归根，依循常清常静、无思无为、无情无意的天道。

天发杀机，龙蛇起陆。

* 发：起始。

* 杀：异变。

* 机：事物的变化因由。

阳气闭塞，阴气盛行，天地昏冥，旱涝不均，四时不节，怪异滋生。龙蛇本

是阴性之物，弃渊穴而起陆。虫鼠狂荡，豺狼当道，瘟疫流行。

人发杀机，天地反复。

正气下降，邪气上升；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忠良遭殃，权奸擅威；贤人退

隐，好雄当道；志士回避，贼寇猖獗；愚顽作孽，世风淫乱；民情乖戾，生灵涂炭，百姓思乱；大小颠倒，是非混淆。此为“天地反复”之意。

天人合发，万变定基。

待天人杀机合发的时候，天灾人祸并起，物极必反，乱极必治，是否极泰来

之象。此时，万般的变化已到极点，均在归宿，圣人依其理存其势，大显德威，

奠定新的治理开端。此谓：“万变定基”。《六韬·武韬》中说：“王其修德以下贤，

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人性即天性，禀太空虚灵厚者，其性聪而巧。禀太空虚灵薄者，愚而拙。欲

得静养天真，全身远害，最宜身藏其巧，待时而动，随机应变。故老子曰： “大

智若愚，大巧若拙”。又曰：“光而不耀”，与此意相通。

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

人身内有五脏六腑，外有四肢九窍。人身所遭遇的邪恶、灾祸，虽由此九窍

而招，但其最重要的是由眼、耳、口三处而定，此三窍妄动则招邪，三窍镇静则

清平。眼观而神驰，耳听则精散，口开则气耗。三者放荡无羁，足使心神燥动不

安。三者恬淡自然，心神自然清静。故老子曰：“塞其兑（口），闭其门（耳、眼），

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意即：紧闭三要，性体才能清静圆明，

不劳心力，万事自然顺成。如放开三要与世情相接相济，反将圆明的体性沉沦于

尘网之中，以致终身苦役，劳苦不休，直至于赘累而身死，其心神随之亦消散，

虽有神医，岂能扶救？

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渍。

* 溃：破散，败亡。

* 奸：喻人的情妄与机智。

* 国：喻人身。

火生于木，木生火后，木又被火焚烬。七情六欲的兴作，心地的知觉，九窍

的感应，皆依于身内的一点真性。人因贪妄世情过甚，其清静圆明的性体，又被

七情六欲掩盖。既此，涤洗七情、妄行，返情归性，身命方可坚固。国除好妄，

国政才能安宁。

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睿通渊微，恬淡世情，看破红尘，视功名利禄皆为幻影，故远声色，去货利，

“少思寡欲，见素抱朴” ，塞兑闭门，含养天真，除情遣欲，返情归性，修性炼

命，与道合真。如此知之修炼者，方可谓之圣人。

 

（二） 富国安民演法章

 

天生天杀，道之理也。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无心，

应时而施的生杀，皆合自然之道的运化之机，并非有意为也，或妄动也。天地之

间有阴阳二气，互为升降交感，自有消息盈虚，必生五行之气。五行之气，随时

应令，故木、火、金、水、土各有旺相、休囚的相应季节，得时得理，则长生旺

相。失时失理。则肃杀休囚。如木、火逢春夏的温暖阳和之气，为适时得利，则

生育长养而旺相。相反，金、水则失时失利而休囚与绝死。临秋冬，金水随寒凉

阴冽之气为适时得利，则生育长养而旺相，相反，木、火则失时失利而休囚舆绝

死。此皆是自然之道，至公至平，非天地有心妄动之故。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

老子曰： “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天地生成万物，万物不知又在天

地的运化之中，由少至壮，由壮以至于雕零而枯死，最后终归于虚无。这是天地

盗走了万物的生机。故曰：“天地，万物之盗。”

人因求生之厚，“恋香味色声而独法，贪嗔嫉妒，恶口妄言，杀盗邪淫” ，贪

名逐利，终身苦役，祸患赘羸，以至轻易丧命。这又是万物盗去了人的生命。故

曰：“万物，人之盗”。

人在天地之间，“假火、风、地、水以成形”，既有形体与性命，得五色、五

声以快耳目，五谷、五味以养其体肤，得货财以富其家室，这是人盗了万物之精

而得生息。故曰：“人，万物之 盗。”

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亦是如此，在暗处互为作盗。老子曰： “柔弱胜刚

强”，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

存，非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

天地、人与万物三者互为资用，互为籍利。相宜平衡者，能相生相养，相辅

相成，不相宜者，则相杀相害，相制相伏。此三者应适时顺理，不可有过与不及。

阴阳不可偏胜：如阴湿者，急可暄之以晾晒；阳燥者，急可滋之以浸润。通过这

样调理，使适宜等量才能平安长存。人伦社会，相交相处，仍应相等平衡：为君

者，不可高亢其上，下欺臣民；为臣者，应谨其职守，不可轻 慢其上。朋友来

往，应持约忠信，互用资财要平衡，不可互为哄骗而多得。夫妻相处，和合相爱，

不可偏胜，另图贪淫。如此平衡与适宜，天地、人与物三者才能宁静与安泰。

故曰： “食其时，百赅理；动其机，万化安。 ”

人非饮食而不能生活，饮食等量适宜，则能养人，反之则能伤人。故人食五

谷与五味，不可生熟不一，五味偏食，不时不节，大饱大饥。定要营养平衡，滋

味调匀，生熟相一，适时适节，如此可以调理百赅，安和五脏，百病不生，延年

益寿。常言道：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故内经曰：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

妄作劳，是谓知道。故君子饮天和以润神池，德以滋形也。 ”故《升天得道真经》

中说： “仍节饮食，驱遣鬼尸，安寂六根，静照八识，空其五蕴，证妙三元，得

道成真，自然升度。 ”又《修养丹法》中也说： “调和饮食小接命” 。均与本经讲

的“食其时，百赅理”的意理相通。

除此之外，一切兴作动止仍要符合天道的造化之机。天有生杀之理，道有造化之机，天地、人、万物三者，必顺理而随运化之机。万事万物的造化，自然才

能安泰。如天时逢春夏，大道的造化之机，到了生长之时，农夫应动于耕作，如

失机，必误农时。人伦之道亦然，内经曰：“男子二八岁，则阳足，女子二七岁

则 天癸至。 ”这就是男女的生育之机已到，必成娶嫁而成家室。如过早，男女精

血不足，几有损。如再迟，阴阳过胜，则双方难守。每日工作亦是如此，白昼属

阳，是动，故清晨就得早起，而出动。黑夜属阴，是静，日落必须早就寝，按时

安寐。在成就事业上，仍贵的是时机，治国平天下，以及修养同然。故《论语·为

政》中说：“道千乘之国，使民以时。”鹏鸟高飞，须得水积三千里之机，方能搏

击扶摇上九万里。人在修炼过程中，必待子时阳动，方是下手采药良机。植物在

幼苗时，正是施肥、锄草、抚育之良机。人在童年时，正是德、智、体三育之良

机。动干戈，兴兵作战，虽是不祥之事，但得时得理得利者，万民亦乐其乐。如

汤伐 夏，周伐纣，兵师所过之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盖是天人共愿，时机

之适也。故《周易 · 系辞 · 下传》中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

不利。”子曰： “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

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大则宇宙，

小则一事一

物，动止必随时机，这样事物各随本身的造化，方可安而无危，稳妥不乱。

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常人皆知，供在堂上的神位，通过虔诚跪拜与敬奉，才能降格有灵验。不知

天地的自然运行，阴阳的消长造化，不供不拜，看不见的这个不神，才最为灵验。

故老子曰：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

网恢恢，疏而不失。 ”天道循环，无往不复。阴阳造化，消息盈虚。吉凶祸福，

由人自造。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天道运行，阴阳造化，

万物生杀，人间祸福，种瓜得瓜，种豆收豆，积善成福，积恶成祸，毫厘不差，

最灵最感，至公至乎，不知不觉，不见不闻，微妙难穷，不神至神。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

十二时辰为一日，五日为六十时辰，天干与地支重相遇会，故谓二元。三元

为一气，二气是一月，三月为一季，四季为一年。故积时成日，积日成月，积月

成年。日往则月来，日月相推，明生岁成。昼夜往来，寒暑交替。春夏秋冬，四

季运行。无论大小、多少，自然有条不紊，均有长生收藏的定数，神妙难言。以

上是为小计的日月之数。如以大计者，是以上中下三元而计年。上、中、下各占

三元，共为九元。六十年为一元。上上元六十年，上中元六十年，上下元六十年。

此为上三元，共计一百八十年。中三元及下三元以此类推，各为一百八十年。上、

中、下三元共五百四十年，为一劫。因上中下三元各占三元，三三共是九元，阳

数九为至极，阳极生阴，物极必反，故三元总会，甲子从头重起。天、地、人三

才，无论大小多少、尊卑贵贱、善恶贤愚，根据各自的修为内因：在天上，日月

星辰易位；在地下，山川河海更移；在人间，政风民情变革；胎卵湿化，万事万

物，不论薄厚、

深浅、粗细、长短，均根据各自不同的内因体性，随着时、日、月、年的数

度，有着不同的升迁变化。如：朝生暮死的菌芝，不知晦朔。生于春死于夏的蟪蛄，岂晓秋冬，此为小例。又如： “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

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此为大例。以上两者，根据

各自不同体性的大小，定其生死存亡变化。又如斥鹤腾跃而上，不过数仞，只能

翱翔于蓬蒿之间。鹏鸟高飞，能上九万里，背负青天，将飞达于南冥。小人以小

利世味为乐为善而贪得，故有时盛、时衰之不常。大人以大义天道为乐为善为抱

负，故有长载久安之永恒。此两者是根据各自不同德行的大小，定其盛衰与长短，

故经中说的“大小有定”即是此意。

睿通渊微，深知日、月运度之数、明晓万物情理的圣人，度其时令之数，量

其事物之大小而建功立业。故曰：“圣功生焉。 ”自然而然，不假造作，至简至易，

神妙莫测，故称“神明出焉。”

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老子曰： “将欲歙之，必欲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 是谓微明。 ”万

事万物就是这样根据各自本身不同的内因、体性、德行不断地变迁与转化。物极

必反，理穷则变，这是大道运化万物的自然之序，亦是事物的必然之势。常人只

知事物已形成的现象，而不知形成事物之机，早隐含在事物的反面。因微妙不可

睹视，故《老子》谓之“微明” 。又因事物已成现象，在暗处向反面转化，故本

经谓之“其盗机也。 ”如仁人君子得之此机，上顺天理，下随物情，因任自然，

可以兴邦治国，更可以保固身命。小人得之此机，以求生之厚，妄贪世味，姿情

纵欲，胡作非为，擅用权谋，相以诈术，不知不觉，又被此机反盗其生命。 “君

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即是此义。

 

（三） 强兵战胜演术章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

* 利：指快利耳目，牵引神心的声色名利等。

* 源：根，因由。

* 三反：是指眼（收视）、耳（返听）、口（希言）。

用兵乏术，贵在审辨敌人虚实。目能视者，形于色也。耳能闻者，音与声也。

然则对方的虚实强弱目不及视，耳不及闻，唯有冥心静悟，方可察知。目张则视

驰，引神则凝于一方，耳闻则精散，导意偏注于一隅。既此，瞑目不视，其神自

然归原。塞耳不听，其意自然返本。师是开导、指迷、传教、授业者。如目不外

视耳不狂闻，心神专一，胜过用师十倍。再如在昼夜之间，专心致志，精义入神，

无有间断，可以胜过用师万倍。如瞽者，由闻声之中善辨其来意。聋者，由视色

之中善审其去向，是精气会集，心神专一之故。

《庄子·应帝王》曰：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

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 ‘人皆

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耳目所能视听的，口鼻所能嗅尝的，身意所能感觉的，仅不过是片面、局部、粗浅的事

物之末而已。至于事物精微之奥理，万化玄妙之本源，唯独虚明的本来性体，才

能了悟。故老子曰： “常无欲以观其妙。”

目张则心机驰骋，耳开则精气散发，以致神志不能专一，性体不能纯静，欲

了悟大道者，应闭目返观内照，塞耳回听天籁，如此方能心神归一， “内外相通，

心目内观，真无所有，清静光明，虚白朗曜，杳杳冥冥，内外无事，昏昏默默，

正达无为。”故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又曰：“塞其兑，闭其

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

由此可见，人如能将素日所妄贪的世利，绝净一源，胜于用师传授十倍。再

如能跳出尘网，彻底斩断六根，方能达到神气专一，澄心静虑，万缘俱消。再如

在昼夜中能致虚、守静，无有间断，胜过师授万倍。

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

心之所动，欲贪物景，不知不觉，又被物景盗入死地，是“心生于物，死于

物”也。然则心之有此动机者，是因眼目能视之故，目开心动，心动神驰，追逐

物景，迷于世情，纷扰灵根，不能常清常静。欲修大道者，首先戒慎，目不妄视，

冥目净心。故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盖是此意。

天之无恩，则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

天地无亲、无情，不分高低、上下、香臭、软硬、刚柔、左右、前后、强弱，

理穷者必变，物极者必反。更不论荣辱、贵贱、贤愚、尊卑、长幼、亲疏、贫富、

远近。体道则兴，背理则亡。故曰：“天之无恩。”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雨露不偏施，不论山川、动植、长短、曲直、胎卵、

湿化、大小、多少，均获日月照临之恩，咸沾雨露滋润之惠，故曰： “则大恩生。”

阴阳消长，雷的震动，风的扰散，雨的泽润，日的燥暖，万物因之蠢然而生

茂。故曰：“迅雷烈风，莫不蠢然。”又如天以大道主生杀之机，不执斧钺，不持

刑拷，迅雷震威，匿名惊远惧迩，不论贤人君子，或不肖之小人，皆畏惧而自修。

至乐性余，至静性廉。

* 余：往来自如，变动不拘，不留不滞，不染不着。

* 廉：性体圆明，不染一尘，湛然清彻，廉明清洁。

常人以为身得安逸，口得香味，形得美服，目得好色，耳得好音，富贵寿善

者，是为至乐。有道者不然，则认为性外的情欲之乐，并非至乐。至乐是无为自

然，坦荡平夷，性全圆明不亏，不妄劳心力，逍遥方外， “纵横自在无拘束，心

不贪荣身不辱。闲唱壶中白雪歌，静调野外阳春曲。”不贪不着，自在宽余。故

曰：“至乐性余。”

老子曰： “致虚极，守静笃。 ”又曰： “清静为天下正。 ” 《庄子·庚桑楚》中

说：“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就是“水静则明，平中

准，定上下，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乎？”意即： “能屏众缘，永除染

着。”“净扫迷云无点翳，一轮光满太虚空。”“慧风出自天尊方，扫除心界不遗尘。”即是后天的情欲全无，达到虚而至虚，静而至静，谓至静。使本来的性体光明圆

满，故谓之“廉”。故老子曰：“涤除玄览，能无疵乎？”亦是此意。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老子曰： “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又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

不居，是以不去。 ” “夫唯不争，故无尤。 ”天无不覆，地无不载，雨露不偏施。

故万物皆赖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日以喧之，雨以润之，而得长之、畜之，是为

“用之至公” 。由此又能证果成真、位列仙班者，又是至私。本经所说的“天之

至私，用之至公。”实乃治国、处世、修身之妙道也。

禽之制在气。

* 禽：多以擒纵解，又以飞禽解。

* 制：制服。

老子曰： “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养生之术，全在擒纵与制服气，使气

与元神合一，神不离气，气不离神，神气相守，合凝归一，长生之道自悟，金丹

不炼自成。三寸气绝，立可丧命。又如飞禽善于操持并能制气者，可以任意飞翔。

相反，不善于制气者，反而坠落。治国同然，固国、倾国者皆民，善于制服利用

臣民者，可以兴国。不善于利用者，可以丧国。常言道：“载舟覆舟皆水。 ”均在

于擒制之术。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

* 根：是因、源之意。

老子曰： “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吾有何患？”厚其生反而丧其生。

人有身之后，因贪生厌死，故求厚养其身，纵恣奢溢，超常越分，以致祸患来临，

必丧其生。故曰： “死者生之根。”如守本分，动止自然，相似不重其生，实能

长生。故曰：“生者死之根。 ”养生之术，亦以此为要诀。故《丹经》所论述的“心

生性灭，心灭性现。”正是此意。

恩生于害，害生于恩。

恩害相生，祸福相因，理所当然。孩子蒙父母养育之恩而成长，如继续受恩

惯养，就成为漂浪之子，成为一事无成的无用之材，这岂不是由恩生出害来了吗？

如父母对孩子自幼以人伦规范、天理物情的自然之理严加教育，使孩子动则成规，

止则有矩，为人之楷模。如“囊萤”、“映雪”，如“负薪”、“挂角”、“头悬梁”、

“锥刺骨”。如此在贫穷苦难之中，不断深造自己，当时是“害”，而终将成为辅

国栋梁，人中殊甚。这不又是由害中带来恩吗？这正如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一样。

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拘泥于一隅，死守于一方，

不通权达变者，谓之“愚” 。日、月、星、辰、风、云、雷、雨，是天之现象，

故称“天文”。河海山川，金石草木，是地之著表，故称“地文” 。天、地、人及万事万物，虽参差不等，其运化之道，是统归为一体，互感形成。如人类的社会

民情浇薄奸诈，天道有感，必显异象。地道亦然，必产异物。如人类真诚厚朴，

天道必清明平静，地上生物繁衍，五谷丰登。故老子曰： “师之所处，荆刺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过去还有邹衍下狱，六月飞霜，齐妇含冤，三年不雨。

荆轲刺秦王，因精诚感天，故有白虹贯日之兆。以上正是为天、地、人、万事、

万物统一运化、相为感应、互为形成的写证。常言道： “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

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 ”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际，交接相处，所产生

的悲伤忧恐，喜怒哀乐，所形成的吉凶祸福，成败盛衰，亦是互为影响，相互形

成的。

星辰顺序，河海静默，山岳稳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时和岁稔，这是天

地文理之顺。星辰失行，四时错乱，旱涝不均，河海不静，山崩地裂，草木不生，

饥年荒岁，这是天地文理之逆。愚人认为天地文理的顺逆是天地造就，神圣注定

的至理，不可改变，无法更移，故只能生恐惧之心，反省自修而已。

君王体道，国纲大振，臣忠为民效力，民风淳厚，恭俭退让，不相伤害，路

不拾遗，夜不闭户，政通人和，这是时物文理之顺。君不修德，放荡淫佚，奢侈

不节，大臣贪权谋利，擅离职守，愚顽作怪，狂徒扰民，贼寇四起，盗劫滋生，

这是时物文理之逆。而“我”认为时物文理顺、逆是有原因的，并非既定的。 《六

韬·文韬·盈虚》中说：“天下熙熙， 一盈一虚，一治一乱，所以然者何也？其

君贤不肖不等乎？其天时变化自然乎？”太公曰： “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

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 ”既此，沿着事物的形成，追溯事

物形成的根源，随天时应物情，是可以改变的。故老子曰： “其脆易破，其微易

散。 ” 《周易·系辞》中说： “子杀其父，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

者渐矣，犹辨之不早辨也。 ”意即：在事物未形成之前，能辨别清事物的动机，

可以制止它的发展和改变事物未来的结局。例如：齐恒公如能辨清易牙烹子奉献

的不良动机，而能顺听管仲的忠告，焉能酿成身遭困死之祸？

自然之道静，故天地万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阴胜阳。阴阳相推而变化顺

矣。

是故圣人知自然之不可为，因以制之。

至静之道，律历所不能契。

爰有奇器，是生万象。八卦甲子，神枢诡藏。

阴阳相胜之术，昭昭乎进乎象矣。

转自：

http://hi.baidu.com/corbln/blog/item/6aef4bf08c3645c17931aac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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